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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共考古的概念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被引入中国，在此之前，中国虽没有公共考古这一正式概念，但公

共考古的实践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早已逐渐产生。殷墟与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息息相关，1928年殷墟

考古发掘被学界广泛视作田野考古学在中国诞生的标志，自此之后的每一次发掘都引起民众的广泛关注，

因而殷墟也被认为是公共考古的早期阵地之一。从研究空白、形式简单到多措并举，内容丰富，伴随殷

墟九十多年发掘过程的公共考古工作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公共考古的发展历程，具有重要意义和宝

贵的经验财富。但同时也应注意到，新形势下的殷墟公共考古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因此本文将殷墟公

共考古长期实践历程中的经验与现存问题和现实特点相结合，探索基于“交流”与“阐释”有机互动的

公共考古实践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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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cept of public archaeology has been introduced into China since the 1990s. Before this, al-
though there is no formal concept of public archaeology in China, the practice of public archaeo-
logy has been gradually produc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rchaeology. Yin ruin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rchaeology. In 1928, th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of Yin ruins was widely regarded as a symbol of the birth of field archaeology in China. Since 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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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y excavation has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from the public, so Yin ruins is also regarded as one 
of the early positions of public archaeology. From the blank, simple form to multiple measures, the 
public archaeological work accompanying the excavation process of Yin ruins for more than 90 
years also reflect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public archaeology in China to a certain extent,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and valuable experience wealth.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re are also some problems in the public archaeological work of Yin ruin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experience in the long-term practice of public 
archaeology in Yin ruins with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pract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explores a 
new path of public archaeology practice based on the organic interaction between “communica-
tion” and “interpr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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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考古文化天生具有公共性，要求考古学的发展成果必须联系社会大众。公共考古的概念源于西方，

其基于文化遗产保护与公众教育之间的关系，目的在于将考古学研究成果向公众传播，提高公众对历史

文化的认识和理解。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一概念被引入中国，而在此之前，中国虽没有公共考古这一

正式概念，但公共考古的实践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早已逐渐产生。步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新的考古成

果不断涌现，随着互联网的逐渐普及和公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人们对自身文化权益的保护意识明显增

强[1]。公共考古进入了一个全民参与的新时代，发展出了新的特点和形式，同时也面临新的挑战。 
殷墟为商王朝后期都邑遗址，它不仅是中国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同时也是中国考古事业发展过程

的见证。1928 年殷墟考古发掘被学界广泛视作田野考古学在中国诞生的标志，自此之后的每一次发掘都

引起民众的广泛关注，考古研究成果向公众展示开放逐渐成为我国考古界的传统。从研究空白、形式简

单到多措并举，内容丰富，伴随殷墟九十多年发掘过程的公共考古工作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公共考

古的发展历程，具有重要意义和宝贵的经验财富。但同时也应注意到，新时代下的殷墟公共考古事业也

存在一些问题，为适应新形势下公共考古事业的新趋势和人民的新需求，新改变也应相伴而生。基于此，

本文将殷墟公共考古长期实践历程中的经验与现存问题和现实特点相结合，探索建立在“交流”与“阐

释”有机互动之上的公共考古实践新路径。 

2. 殷墟公共考古工作整体回顾 

殷墟作为早期公共考古事业发展的重要阵地之一，公共考古事业发展的历程可以根据其发掘工作的

开展划分为几个阶段，从中可以汲取早期公共考古事业的宝贵实践。 
公共考古伴随着考古事业一并发迹。在殷墟最早进行发掘时，就有考古专业人员对部分周围村民进

行一些简单的考古常识培训之后雇佣其在考古工地处理一些较为简单的发掘清理工作。并且由于其影响

之大，轰动世界，在当时受到了公众广泛的关注，各媒体也密切关注殷墟发掘的动态。在殷墟第三次发

掘之后，史语所于 1929 年 10 月出版了《安阳发掘报告》(第一册)，使甲骨文在当时广受公众的关注。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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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安阳发掘报告》第二册附录中刊发了《本所发掘殷墟之经过》《现代考古学与殷墟发掘》和

《甲骨文研究之扩大》这三篇文章，为公众介绍了殷墟的发现和发掘过程等，在当时起到了向公众阐释

和普及考古学的作用[2]。此后大量考古类期刊和著作相对面世，更多考古发掘报告，考古调查研究专题

文章面向公众，围绕殷墟所作研究在其中占有重要部分。发掘过程中，部分出土文物也曾向观众展出。

1946 年，运至南京之后的司母戊鼎，也在小范围内展出，但当时公众获取考古知识的主要渠道仍是考古

科普读物。 
20 世纪五十年代，殷墟考古工作在阶段性停滞后很快得到恢复，出土文物与考古现象都曾向社会公

众开放展览，部分工人农民被组织起来参观商代墓葬，同时就近雇佣部分村民进行考古工地辅助作业。

但有关学术研究和著作论文等曾一度低迷。 
六七十年代后，随着中国发展逐渐回归正轨，殷墟考古研究随着发掘工作的持续推进犹如雨后春笋

般蓬勃发展，同时，其公共考古工作的方式也逐渐转变。1987 年安阳市在殷墟小屯村打造殷墟博物院，

将殷墟建成遗址博物馆。这是国内除半坡遗址博物馆、周口店遗址博物馆以及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等之后，

较早建成的遗址博物馆，2005 年之后，中国社会社会科学院与安阳政府合作，又建成新的殷墟博物馆，

向公众开放至今[3]。 
自此，殷墟博物院成为殷墟公共考古的主要阵地。博物馆这一机构形态与其职能使得殷墟遗址内的

资源得以更加全方位的充分利用，在深入研究与积极保护遗址的同时，由于博物馆承担着社会教育的任

务，公共考古显然成为博物馆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博物馆充分发掘文物资源，举办展览、开展主题活

动、考古相关讲座等面向全社会的公共考古活动，这些工作当中的教育特性更加凸显，更加适合不同层

次，不同年龄的公众的科普需要。同时，博物馆与社会的联系更加紧密。殷墟开通博物馆网站，进驻各

大媒体平台，与大众共享文物资源与考古资讯。宣传意识也进一步加强，近年来多与媒体合作录制纪录

片、拍摄综艺《国家宝藏》《万里走单骑——遗产里的中国》《假如国宝会说话》等，通过这种民众喜

闻乐见的形式以达到宣教的目的。每年的“国际博物馆日”和“文化遗产日”殷墟都会举办相应的活动，

并伴随有计划的逐步扩大建设，以冀引起更多民众对遗址及考古事业的关注。令人可喜的是，河南安阳

在 2020 年开启“公共考古模式”，面向全国发布考古志愿者招募“英雄帖”，热爱考古事业、本科及

以上学历、身体健康、年满 18 周岁，即可报名。一时间，各地考古爱好者纷纷“揭榜”，按批次前来。

并进行培训，让志愿者真正能够亲自参与殷墟日常考古工作实践，有效的推动了殷墟公共考古事业的发

展。 
总之，受到考古发掘工作由早期的重发掘和研究到后期的发掘、研究、保护与利用并重的趋势的影

响，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前的早期殷墟的公共考古活动呈现一种自发的特点，公共考古这一概念并没有

被完全意识到。表现为公众得知考古信息主要是来源于学者所著文章专著，或较少且小规模的展览，新

闻报道等，但此类文章与新闻发表的目的更多是为报道与宣传，而并非重在教育与科普，且期刊专著往

往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面向普罗大众的通俗性科普类读物较少，主要受众仍是这一领域的专家学者。

但不可否认的是，尽管其早期公共考古活动所达到的效果较为有限，但对于萌芽时期的公共考古具有重

要的意义。至 1950 年，苏秉琦先生发表了《如何使考古成为人民的事业》这一文章，提出考古使人民的

事业，考古的新任务是为人民服务，这一观点使得考古学界开始重新思考考古与公众的关系，中国公众

考古呈现出一种较为自觉阶段，殷墟也呈现出这一趋势，随着时代发展各种媒介平台不断涌现，博物馆

人公共考古意识的提高和对西方先进方法的尝试，丰富的形式和内容极大促进了公共考古事业的发展，

在实践当中对于提升民智、发展文化具有重要作用，殷墟公共考古逐步进入繁荣发展时期，同时也为我

国同类型遗址的考公共考古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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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殷墟公共考古实践之中现存问题 

如今中国公共考古事业已经起航，殷墟公共考古事业一片欣欣向荣之际，但随着相关工作的深入开

展，其中蕴含的些许问题逐渐显现。近年来，殷墟考古工作一直在有条不紊的开展，重大成果接二连三，

但考古发掘信息进入公众视野的范围仍有限，同时公众参与的程度也有待提高。这不仅是殷墟公共考古

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同时也是公共考古工作的普遍情况，即公共考古的主体仍是博物馆，公众参与考

古的自发性和内生动力仍不足。 
首先，殷墟公共考古工作自身定位并不清楚，对考古文化的阐释不到位，简单讲述历史文化和简单

的考古科普并不能够与公共考古划等号。浏览殷墟博物院近年来所开展的一系列活动，面向大众的活动

和与中小学、高校的交流大多是介绍殷墟的历史与文化，对殷墟的发掘考古过程、发掘成果、文保工作

等其他方面却很少涉及，如有这方面内容也是往往简要说明、不加深入。专题讲座则是重要传播专业考

古知识和文物研究成果的窗口，而由于此类内容需要一定的相关背景知识，因此受众大多圄于馆内和专

业人员之间，辐射面较窄，不利于考古走向大众。 
其次，资源利用程度不高，考古诠释不足，共享效果不佳。公众对于过去和历史具有天然的好奇心

而乐意区去寻找答案，因此要求学者专家或传播主体共享考古文物资源，从而加强观众与考古之间的互

动交流。殷墟官网自 2008 年开始运营至今，信息更新较慢，难以从中得到殷墟文物资源考古咨询的相关

信息和最近动态，亦没有对于与公共考古密切相关的社会活动或教育板块，学术资讯也极其延迟，只更

新至 2015 年，导致公众无法通过这一重要平台获取有效讯息。殷墟目前共有殷墟与商王朝、妇好墓、车

马坑、YH127 甲骨窖穴、商史跫音五个主要展览。其中妇好墓之中的展览以介绍文物与妇好生平事迹为

主，对于妇好墓的发掘过程并未提及较多。殷墟与商王朝、商史跫音这两个体量较大、内容较为丰富的

展览中除介绍商王朝各方面历史文化以外，同时也包含诸多考古资料，但其中专业表述较多，没有考古

基础的人如没有讲解恐难以有效理解。这一问题在车马坑与 YH127 甲骨窖穴这两个遗址直观展示区域更

加突出，这两处均只采用了图文版面进行阐释，繁密的文字中充斥着大量的考古专业知识。观察群众的

参观行为发现，这两个展厅之中的观众往往只在遗址前驻留片刻观察文物，对于大段专业的文字介绍只

粗略浏览或直接忽略。在此背景下，考古资料的展示效果实际上大打折扣，反而对参与者造成负担。 
公共考古传播主体欠缺。杨雯、莫扬在《中国公众考古的传播理论及形式分析》中指出中国公众考

古传播的主体包括考古机构、媒体、考古爱好者。本文沿用此说法，通过对殷墟考古文化传播主体的分

析发现，殷墟主要是通过前两种方式进行公众考古推广，并有所成效。考古爱好者与前两种方式相比更

深入群众，进行有效传播，而殷墟在此处则相对薄弱。浏览考古爱好者聚集地，如 b 站、知乎、微博、

豆瓣、全历史等平台可以发现，专门研究以及介绍殷墟者较少。在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对比之中更为

明显。除了拥有大量讲解员以外，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每天都有大批网络主播自发前去，在各个平台上为

观众讲解兵马俑，甚有人以此为职业，其讲解内容中不乏考古专业知识和考古发掘过程，且讲话内容形

式生动有趣，运用方言笑话将枯燥的历史与考古知识传递给屏幕对面庞大的受众，拉近了遗址与观众的

距离，更有效激发观众参与考古的热情和动力。 
公众考古实践形式相对单一，仍拘于科普教育。我国现阶段公众考古的基本模式大致可分为四类，

即参观考古现场、模拟考古、科普图书和直播考古[4]。而殷墟的公共考古实践目前仍多以刊发简单的科

普读物和开展宣教活动为主，所开展的活动多是面对青少年群体，以介绍不同节日或殷墟历史文化、文

物为主题的活动，形式上则拘于“讲解 + 体验活动”的传统研学方式，未能开发更多“模拟考古”、“夜

宿博物馆”、“博物馆奇妙夜”之类公共考古特性更加清晰、参与性更强、效果更出彩的活动。同时，

殷墟科普读物的大众化仍不足，并缺少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观众。近年来考古发掘仍在持续，由于殷墟

考古发掘自身特性以及条件限制，公众进入发掘现场的实施难度较大，但如海昏侯墓、三星堆考古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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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直播方式并未应用到信息传播之中，使得公众错过多次第一时间了解考古现场，认识考古相关知识的

机会。 

4. “交流”与“阐释”——从经验与问题中探寻出路 

从上述实践过程与问题之中可以看出，以殷墟为例的我国公共考古实践中所展示的考古文化的公共

性仍有待提高，现有的阐释和传播方式之中也有诸多问题。公众考古不仅仅只是单向科普与传播，而应

是与公众双向互动的过程。从这一意义上讲，则要求公共考古更好把握考古学文化与公众之间的传播关

系，而归根结底，则是做好交流与阐释的工作。更好利用新时代科技和传媒手段，搭建满足观众多元文

化需求的传播渠道，提升公共考古效能。 
交流建立在信息的基础之上，因此扩大考古资料与文物资源的数据共享范围，提高交流的及时性，

充分利用和搭建交流平台则显得尤为关键。首先，官网作为文物保护单位的门面之一，需进一步推进官

网建设，发挥其重要讯息传播平台的作用。其次，考古学研究与应用考古学应齐头并进，只有学术研究

即时更新，并即时传递给大众，公众获取到的相关信息才是一手的成果。在此基础上，推进多种传播主

体和方式交叉合作，尝试开发考古直播系统，吸引考古爱好者或有意识地培养一部分具有知识基础和态

度热情的考古爱好者，通过更加贴近群众的方式传递信息。并充分利用各种媒介平台，提高平台活跃度，

增强与公众的联系，扩大信息交流范围。同时，“纸上得来终觉浅”，应改进或创新公共考古活动形式，

提高其参与性和专业性，从而使公众得以真正接触到考古相关工作或考古资料，激发公众参与考古事业

的热情和动力。而在“话语权掌握在每个人手中”的今天，通过交流排除误解、偏见，修正观念显得尤

为重要，这也是公共考古事业发展的目的之一。 
交流是一种双向互动的过程，因此交流的内容更需要关注到受众的反馈与需求。阐释不仅包括考古

学家对考古工作目的和意义的解释，也包括对于考古学资料和文化遗产的解释。在经过考古学解读之前

的考古资料和文化遗产只是一种自在的、可供人随意解读的信息源，其价值并不能得以充分展现，过于

专业化学术化的阐释方式并不适应广大公众的需求，有时甚至适得其反。因此，阐释的角度与方式应与

现实生活与时事热点、文化创新相结合，建立在严谨的学术资料之上，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解读。其

次，相关学术科普读物也应关注到不同年龄层次和知识水平，不应将考古研究束之高阁，而是要尽可能

的扩展信息受众范围，使考古文化“飞入寻常百姓家”。另外，要明确公共考古的自身定位，公共考古

活动不仅要考虑到受众特点，也要明确自己“到底要讲什么”这一问题，摒弃千篇一律的历史文化介绍

与简单科普，以真正的公共考古学视角去讲述考古文化，展现物质资料背后的历史信息与其中蕴含的价

值观念、思想信仰。阐释中国百年考古学的探索与实践，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发掘方法、研究方法、文

化保护与利用技术。深入发掘考古工作科学精神，也是考古文化的重要部分和促进公众全方位了解考古

文化的关键所在。 
总而言之，考古学学科的专业化和考古学发展以及文化遗产保护所要求的大众化和人民日益增长的

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不仅是推动公众考古产生和发展的动因，也是影响公共考古实践种种问题背后的

因素，如何发展公共考古，需要从这一根本问题上进行思考。而“交流”与“阐释”，既是公共考古学

的基本理念，也是其进行社会实践的基本方法。因此，如何平衡这一矛盾，从而处理好“交流”的问题，

使得公共考古实践适应学科变化、社会变化、群众需求变化，这是需要长久思考并在实践之中检验的问

题。使得公共考古工作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真正惠及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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